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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世范》虽然诞生于宋代，但其中蕴含

的智慧跨越时空，对当代社会的家庭关系调适、

教育焦虑缓解以及家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

示与应用价值。在家庭关系调适方面，当代社

会的家庭矛盾多源于代际观念冲突。例如，青

年“恐婚”现象，本质上是年轻人独立的价值观

与传统家庭观念之间的碰撞。通过借鉴袁采

“性情差异论”的智慧，父母应摒弃强制要求子

女遵循传统观念的做法，以包容的心态接纳子

女的不同选择；子女也应站在父母的角度思考，

理解父母的担忧与期望，以沟通代替对立。此

外，在“鸡娃”现象盛行的当下，许多家长过度关

注子女的学业成绩，对子女的职业选择也有着

严格的限制，认为只有从事高薪、体面的工作才

是成功。袁采将职业选择从道德评判转向功能

考量。这种务实的职业观，能帮助家长缓解对

子女非传统职业路径的焦虑，尊重子女的兴趣

与天赋，让子女在适合自己的领域实现价值。

《袁氏世范》的价值，在于它将儒家伦理巧妙

地转化为普通人可操作的日常生活指南。其平

民视角、务实精神和人性化智慧，为当代家庭文

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据《学习时报》

从1924年至1927年，刘半农成为《语丝》周刊的重要

战将。他在周刊上发表的作品数量仅次于周作人和鲁迅，

位居第三。他的文章题材广泛，既有批判“现代评论派”的

犀利杂文，也有诗歌、民谣、古籍校勘等方面的研究心得，

被周作人称为“杂学”。其文风寓庄于谐，钱玄同评价其

“痛诋乩坛，严斥‘脸谱’”，为杂文风格多样化作出贡献。

刘半农与鲁迅的两次合作尤为典型。1926年，他校

注出版清代讽刺小说《何典》，特邀鲁迅作序。鲁迅既肯

定作品“谈鬼物正像人间”的特色，也直言刘半农校勘时

因“士大夫气”删改原文的不足。刘半农虽有不悦，但在

再版时仍虚心采纳意见，恢复了原著面貌。

面对徐志摩宣扬的神秘主义诗论，刘半农与鲁迅协

同作战。1924年底，徐志摩在《语丝》上发表译诗并宣扬

“诗的真妙不在字义，而在不可捉摸的音节”，甚至声称能

听到星、烟、梦等“无音的乐”。鲁迅率先撰文《“音乐”？》讽

刺其故弄玄虚；远在巴黎的刘半农收到刊物后，也立即写

下《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以幽默笔调指出其常识错误，讥

讽他若非耳有“特异功能”，便是装了“无线电受音器”。

二人合力批驳，使得徐志摩从此未再于《语丝》发声。

然而，随着时局变迁，两人因《语丝》南迁及个别文字

误会渐生隔阂。刘半农一度因文章史实错误遭读者指正

而不再供稿，鲁迅则对其后期写“烂古文”、作打油诗有所

不满。但分歧并未掩盖彼此的敬重。刘半农曾推荐鲁迅

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深情肯定

他“于中国更为有益”。虽路径各异，他们共同书写了五

四文人以笔为戈、激浊扬清的历史篇章。

周星 据《人民政协报》

在中国家训文化的漫长

发展历程中，宋代无疑是一

个成熟且璀璨的阶段。这一

时期涌现出众多对后世影响

深远的家训著作，南宋学者

袁采所著的《袁氏世范》，堪

称继《颜氏家训》之后的又

一里程碑。与出身世家大族

的颜之推不同，袁采来自小

门小户，凭借科举步入仕

途，其家族后续发展也趋于

平淡。这样的出身背景，使

得《袁氏世范》相较于充满

贵族趣味、引经据典的《颜

氏家训》，更具平民性与接

地气的特质。《袁氏世范》最

初名为《俗训》，是袁采在担任浙江乐清县县令时所作，旨在为百姓

提供生活规范。由于在推行过程中效果显著，普通百姓既能看懂又

能践行，袁采便请好友作序以图推广。其好友慧眼识珠，认为这部

家训不仅适用于一县，且能惠及全国百姓，更能世代发挥教化作用，

遂建议更名为《袁氏世范》。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该书

“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标志着中

国传统家训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重要转变。 蒙曼

内睦者内睦者家道兴家道兴

家庭和睦是家族存续与发展的基石，《袁氏世范》对家庭和睦的根源有

着独特且深刻的认知，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矛盾化解方法。人们通常认为

家庭不和睦源于财产争端或长辈对晚辈不切实际的期望，如父亲强求子女

做大官、当大学问家等。但袁采却指出，这些并非根本原因。财产纷争一

生中难得遇到几次，长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也会随着时间调整。

家庭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家庭成员间的“性情差异”。当不同性情的人相

处时，若彼此不愿妥协，矛盾便随之产生。针对这一根本问题，袁采提出

“性不可强合”的理念，即不能强行要求他人的性情与自己一致。作为父

兄，应体谅晚辈的实际情况，不苛求他们与自己想法相同；作为子弟，要尊

重并接纳长辈的教导，铭记他们的教诲。当然，这种包容并非无底线，在涉

及恶习、道德等原则性问题时，父母必须进行干涉与管束，但在个人喜好、

个性特点等非原则性问题上，应允许差异存在。袁采认为，做父亲的应明

白，如今自己成为父亲，昔日也曾是他人之子，若能将过去侍奉父母的美好

品行发扬光大，子女自然会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效仿；做子女的也要知

晓，现在身为子女，未来也终将成为父母，应体谅父母当下的付出与苦心，

思考未来自己能否像父母对待自己这般尽心尽责地对待子女。

此外，《袁氏世范》主张对人的评判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多想想别人

的好处”也是促进家庭和睦的重要方法，袁采将家庭成员的不足比作人身

上无法去除的“痣”，认为人要容忍这些“瑕疵”的存在。在家庭生活中，大

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并非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此时，若有人能

先“下气”，主动退让一步，矛盾便不会激化。这种“下气”是一种智慧，是从

良好结果出发处理问题的理性选择。同时，这种宽容不是单方面的要求，

而是家庭成员双方都应秉持的态度。

教子有方、爱子有度，是每个家庭在教育子

女过程中都需面对的重要课题。《袁氏世范》针

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极具价值的成长指引，为子

女教育提供了全面且实用的思路。在教育子女

的“度”的把握上，袁采提出“子幼必待以严，子

壮无薄其爱”的重要观点。在孩子年幼时，就要

严格要求，及时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让他们树

立正确的是非观念。不能因为孩子年纪小，就

忽视是非问题。同时，在孩子成年后，也不能减

少对他们的关爱，要在尊重他们独立人格的基

础上，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引导。

对待子女，“权衡”与“平均”是教育中必须

重视的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对待不同子女的情感与资源分配要力求平

均。袁采深知，在多子女家庭中，年幼的孩子往

往更受宠爱。但父母要平等对待每个孩子，避

免因偏爱引发子女间的矛盾。《红楼梦》中，贾母

偏爱小儿子贾政，导致大儿子贾赦不满；贾政偏

爱嫡子贾宝玉，忽视庶子贾环，最终贾环因嫉妒

推倒蜡灯烧伤贾宝玉，这些案例都深刻地揭示

了偏爱对家庭和谐的破坏。在当代社会，二孩

家庭中也常出现类似问题。因此，父母要在情

感表达与资源分配上应尽量做到公平，让每个

孩子都能感受到平等的爱。另一方面，要摒弃

“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古代社会，“重男轻女”

思想根深蒂固。但袁采在当时却有着超前的思

想，他指出，很多父母最终依靠女儿生活，甚至

养老送终都由女儿和女婿承担，所以不能轻视

女儿。虽然袁采的观点仍带有一定功利性，但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冲

击。在当代社会，虽然“重男轻女”思想有所淡

化，但尚未完全杜绝。因而，结合袁采的教子理

念，可将其核心方法总结为“均一”“严谨”“分

别”三种方式。“均一”不仅指父母对子女的爱与

资源分配要平均，还包括培养子女平等的观

念。“严谨”主要强调“长幼有序”的家规，让子女

明确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懂得尊重长辈。“分

别”则是要培养子女的是非观念，让他们从小就

能辨别善恶对错。不能因为孩子年幼，就对他

们的小过错、小恶念视而不见，这正是“子幼必

待以严”的具体体现。

“身教重于言教”也是《袁氏世范》强调的重

要教育理念。父母的言行举止会对子女产生深

远的影响，子女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模

仿父母的行为与态度。当子女达到入学年龄，

教育重心会发生一定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家

庭只关注子女的文化课学习。在宋代科举的背

景下，袁采提出了理性教育的观点。他认为，

“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每个孩

子的天赋与资质不同，不能强求他们在学业上

都达到相同的高度。但即便如此，也必须让孩

子读书。一方面，孩子将时间用于读书，就没有

闲暇去做坏事，书中传递的知识与向善的理念，

能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读书

能让孩子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与其他读书人

交流学习，能避免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同时，

袁采也强调，读书不能脱离社会，要让孩子与外

界保持必要的联系。如果一味死读书，会导致孩

子“无所见闻，朴野蠢鄙，不近人情”，缺乏基本的

生活常识与判断力，甚至容易被欺骗、裹挟。在

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让孩子在读书的同时关

注世事，培养综合能力，显得更为重要。

当子女长大成人，步入社会，选择职业是他

们面临的重要抉择。袁采认为，“人之有子，须

使有业”，拥有职业对个人与家庭都至关重要。

对于富裕人家的子女，有职业能避免他们无所

事事、为非作歹；对于清贫人家的子女，有职业

能让他们免于饥寒，承担起家庭责任。在职业

选择上，袁采认为通过读书考试步入仕途固然

是正途，但并非人人都适合。只要职业能够维

持生计，且不“辱先”，即不从事乞丐、窃贼等违

法或有辱家族声誉的职业，其他职业如农民、商

人、手工业者等都可以选择。袁采对“辱先”的

理解更为深刻，他认为，巴结权贵、从他人那里

捞取资源的行为与乞丐无异；做官贪污、滥用公

款等违法乱纪的行为，与盗窃没有本质区别。

一世良言受益长一世良言受益长

育后人以良德育后人以良德

刘半农与鲁迅的笔墨情谊

《袁氏世范》：宋代平民家训的智慧


